
■■■■■■■

■■■■■■■
■ ■

■■食管癌专题 •指南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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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鳞状细胞癌 ＮＣＣＮ 指南及 ＪＥＳ 指南外科诊疗
要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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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癌症治疗日新月异，食管癌无论发病率还是死亡率在我国都居高不下，作为癌症负担之一，对食管癌，尤
其是食管鳞癌诊疗规范及进展的及时了解与掌握，是从事该专业临床医生的基本要求。 早中期食管癌的治疗外科

手术是提高患者生存获益的基本保障，但随着综合治疗理念的不断进步，外科医生应掌握更加全面的系统性治疗思

维及实践能力。 本文将针对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ＮＣＣＮ）指南和日本食管学会（ＪＥＳ）指南在可手术切除食管鳞癌

的最新研究进展做一汇总，期望能够对从事食管癌治疗的外科医生及多学科诊疗团队有所帮助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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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管或食管胃结合部癌构成了重大的全球健康

问题。 ２０２０ 年，全球估计有 ６４０ ０００ 例新发病例和

５４４ ０００ 例死亡，使食管癌成为全球第七大最常诊断

的癌症，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六大原因［１⁃２］。 发

病率最高的地区，通常被称为“食管癌带”，从伊朗

北部穿过中亚，一直延伸到中国北部。 和邻国日本

相同，中国食管癌以鳞癌为主，因此，我们要高度重

视食管鳞癌的外科手术及相关综合治疗［３⁃４］。
然而，考虑到鳞状细胞癌和腺癌在预后上的差

异，第 ８ 版 ＴＮＭ（ＵＩＣＣ）分期采用按组织学类型分类

的系统，但包括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ＮＣＣＮ）指南在内，主
要是从欧洲和美国报道的治疗结果中推断和作为循

证医学证据。 日本的最新分期是基于日本食管癌学

会（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ＪＥＳ）第 １２ 版分类进

行应用，临床实践指南是基于 ＪＥＳ 第 ５ 版。 非常遗

憾的是，由于在涉及肿瘤分期临床研究领域相对滞

后，我国现阶段仍然参考欧美和日本的分期系统、临
床实践指南。 由于 ＪＥＳ 分期系统和临床实践指南基

于鳞癌数据为主，这也对中国广大的食管鳞癌患者

更具实用性和参考指导意义。 因此，很有必要紧跟

现阶段行业公认的 ＮＣＣＮ 及 ＪＥＳ 指南进行不断学

习，不仅为临床实践和规范化诊治提供参考，更重要

的是，以期为我国亟待需要完善的食管癌数据及相

关临床研究做出进一步贡献。

１　 指南发布的意义

食管癌临床实践指南发布的主要目的是为普通

临床医师提供信息，指导他们从现有的食管癌诊断 ／
治疗策略中做出明智的选择。 此外，指南还旨在帮

助医生以外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以及患者及其家

庭成员，帮助他们理解食管癌诊断和治疗的基本原

则。 让医生分享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并促进医疗专

业人员、患者和患者家属之间的相互了解［５］。
中国肿瘤临床学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ＣＳＣＯ）制订了中国食管癌诊疗指南，第一

版于 ２０１９ 年发布，最新一版为 ２０２３ 版。 该指南虽

然基于循证医学证据，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

济和医学发展相对不平衡，需要我们在临床实践中

结合多个诊疗实践指南进行综合考虑。

２　 指南的主要内容和更新点

本文主要针对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７ 日更新的 ＮＣＣＮ
食管癌诊疗指南（２０２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 ｄｏｉ： １０． ６００４ ／
ｊｎｃｃｎ． ２０１１． ００７２）和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线发布的

ＪＥＳ 食管癌诊疗指南（第 ５ 版）中食管鳞癌外科诊疗

要点部分进行解读。
２． １　 ＮＣＣＮ 指南

手术是局部晚期食管癌治疗的主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分期、患者选择、术后护理和手术经验

的改进显著降低了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 此

外，临床研究表明，术前放化疗［６⁃７］ 和围手术期化

疗［８］显著改善了可切除的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的

生存。
ＮＣＣＮ 指南指出，外科治疗前应对所有患者进

行评估，以确定其状况是否足以耐受全身麻醉和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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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大手术。 术前应进行临床分期，通过胸腹部 ＣＴ
扫描、全身 ＦＤＧ⁃ＰＥＴ 和超声内镜评估可切除性［９］。
对于所有状况良好的可切除食管癌（距离环咽肌 ５
ｃｍ）患者，应考虑行食管切除术，距离环咽肌 ５ ｃｍ
以内的颈段或颈胸段食管癌应采用根治性放化疗。
对于诱导治疗前或诱导治疗期间出现明显吞咽困难

和（或）体重下降的患者，应考虑肠内营养支持。 术

前营养支持时，首选空肠营养管，而非胃造口营养

管，因为放置胃造口管可能会损害用于重建的胃组

织的完整性。
淋巴结清扫可采用标准或扩大切除技术。 淋巴

结清扫数目是食管癌患者术后生存的独立预测因

素。 在 ＳＥＥＲ 数据库中对 ４ ８８２ 例患者进行的回顾

性分析中，与清扫 ０ ～ １１ 枚淋巴结的患者相比，清扫

≥１２ 枚淋巴结的浸润性食管癌患者的死亡率显著

降低。 在任何亚组中，清扫淋巴结≥３０ 枚的患者死

亡率最低［１０］。 来自 ＷＥＣＣ 数据库的一份报告分析

了 ４ ６２７ 例未经术前治疗而接受了食管切除术的患

者，结果提示，对于所有淋巴结阳性患者，较大范围

的淋巴结切除术与生存率增加相关［１１⁃１３］。 根据这

项研究，淋巴结阳性的最佳淋巴结切除策略为 ｐＴ１
期 １０ 个淋巴结，ｐＴ２ 期 １５ 个淋巴结，ｐＴ３ ／ Ｔ４ 期 ２９
～ ５０ 个淋巴结。 因此，ＮＣＣＮ 指南建议，在没有术

前放化疗的食管切除术患者中，应进行彻底的清扫，
至少有 １５ 枚淋巴结提交病理学评估和充分的淋巴

结分期。 虽然 Ｇｕｏ 等［１４］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接

受术前放化疗的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中，切除 １３
～ ２９ 个淋巴结与改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Ｓ）相关，但术前放化疗后切除的

最佳淋巴结数量尚不清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广
泛的淋巴结清扫术（大于 ２９ 枚淋巴结）似乎与提高

这些患者的生存率无关。 Ｖｉｓｓｅｒ 等［１５］ 发表的一项

荟萃分析表明，无论患者是否接受过术前治疗，食管

切除术增加淋巴结清扫均可带来生存获益。
因此，ＮＣＣＮ 指南也建议对接受术前治疗的食

管癌患者至少切除 １５ 枚淋巴结。 Ｔｉｓ 或 Ｔ１ａ 肿瘤可

接受内镜治疗。 粘膜切除后深部切缘阳性或肿瘤侵

犯黏膜下层（Ｔ１ｂ）或更深的情况可行食管切除术。
尽管肿瘤体积大和（或）多站淋巴结受累的患者 ＯＳ
较差，但 ｃＴ１ ～ Ｔ３ 期肿瘤患者仍被认为具有潜在的

可切除性，即使存在区域淋巴结转移。 病变累及心

包、胸膜或膈肌的 Ｔ４ａ 肿瘤是可切除的，然而，Ｔ４ａ
肿瘤伴远处转移（包括非区域淋巴结受累），Ｔ４ｂ 肿

瘤累及心脏、大血管、气管或邻近器官（包括肝、胰、

肺、脾）则被认为不可切除。
手术通常用于治疗，但也可作为吞咽困难或食

管瘘的姑息治疗的组成部分。 然而，对于明显不可

切除的患者或有合并症（包括重度心脏或肺部疾

病）的晚期癌症患者，应尽可能避免姑息性切除。
这些患者可能从无创的姑息干预中一定程度获益。
对于根治性放化疗后出现可切除的局部复发或无法

保守治疗的狭窄的颈段食管癌患者，如果没有远处

复发，也可以考虑姑息性食管切除术［１６］。
２． ２　 ＪＥＳ指南

ＪＥＳ 指南中，将颈段食管鳞癌和胸段食管鳞癌

分别进行了阐述。
２． ２． １　 颈段食管鳞癌　 在颈段食管癌的治疗中，常
需要进行全喉切除术。 因此，通常选择术前放化疗

或根治性放化疗来试图保留喉部。 保留喉的手术可

以保留声带功能，但会增加误吸和肺炎的风险，因此

在选择这种治疗方法时需要谨慎。 声带功能的丧失

会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这是联合喉切除术后的

一个严重问题。 迄今为止，颈段食管癌患者接受手

术治疗和根治性放化疗的预后没有显著差异。 应根

据患者的生活质量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由于气管、大血管、神经和甲状腺都存在于颈段

食管周围，因此发生在这一区域的颈段食管癌经常

与这些邻近器官的侵犯相关，同时，淋巴结转移也很

常见。 因此，疾病确诊时已处于晚期的情况非常常

见。 有相当多这样的病例需要手术治疗，但其纵隔

淋巴结转移并不常见。 颈段食管癌手术的一个主要

问题是，许多有同时行喉切除术的指征。 在这种情

况下，可以在手术前进行放化疗以缩小肿瘤降期，以
达到保喉的可能，或者可以进行根治性放化疗，之后

再根据残留病变或复发的情况下进行挽救性手术。
保留喉的手术适用于肿瘤未侵犯咽、喉、气管的

患者。 保留声带功能是这种治疗方案的最大益处，
尽管这种术式也会与吸入性肺炎的风险相关，时常

需要直接行气管切开术。 因此，应充分考虑手术适

应证和术式的选择。 联合喉切除术（喉咽及食管切

除）适用于肿瘤侵犯咽、喉和气管的患者。 在这些

患者中，食管近端很难得到充分保留，不容易与器官

移植物进行吻合。 在接受联合喉切除术的患者中，
由于声带功能的丧失而导致术后生活质量显著降低

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此，采用这种治疗方法应仔

细考虑其给患者带来的可治愈性。
颈段食管癌切除术后常采用游离空肠移植

物［１７］或管状胃［１８］进行重建。 对于胸段食管癌或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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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食管癌远端累及胸段食管的病例，可选择管状胃

进行吻合。 颈段食管癌的淋巴结转移率很高，尽管

大多数病例局限于颈段和部分上纵隔（如 Ｎｏ． １０５，
Ｎｏ． １０６ｒｅｃ）。 因此，淋巴结清扫主要针对颈部入路

的区域淋巴结。 但目前关于颈段食管癌患者淋巴结

清扫效果的报道较少，仍需进一步研究。
迄今为止，在单纯手术治疗和根治性放化疗治

疗颈段食管癌患者之间，治疗后的预后没有明显统

计学差异。 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患者治疗

后的生活质量等因素。
２． ２． ２　 胸段食管鳞癌　 胸段食管鳞癌常伴有颈部、
胸部和腹部的广泛淋巴结转移，时常需要行三野淋

巴结清扫术。 除了传统的右侧开胸 ／开腹手术，胸腔

镜手术、腹腔镜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纵隔镜手术，
其他新的手术方式最近也被引入，但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来确定它们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胸段食管鳞癌常伴有的淋巴结转移区域包括：

颈部（颈部食管旁 ／锁骨上）、上 ／中 ／下纵隔（特别是

双侧喉返神经旁）和上腹部（胃小弯等）区域的广泛

淋巴结转移，在日本和中国已普遍接受和采用覆盖

颈部、胸部和腹部区域的三野淋巴结切除术。 第 １２
版日本食管癌分期中，将二野淋巴结清扫定义为

Ｄ２，三野淋巴结清扫定义为 Ｄ３。
其基本手术方式及过程包括右侧开胸 ／开腹、食

管次全切除、淋巴结清扫、胃管重建和颈部食管胃吻

合术。 根据肿瘤的位置、浸润深度和术前情况，偶有

考虑左开胸或经膈肌裂孔食管切除术。 胃是首选的

重建器官，其次是结肠和小肠。 有三种重建路径，即
胸骨前、胸骨后和后纵隔路径。 每种重建路径均有

其优缺点，应根据患者特点及疾病阶段选择合适的

重建路径。
近年来，使用胸腔镜或腹腔镜的全腔镜手术越

来越多。 根据法国一项比较开胸 ／开腹手术和开胸 ／
腹腔镜手术的随机对照试验（ＭＩＲＯ 研究）显示，腔
镜手术组的术后呼吸系统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开

放手术组，并且腔镜手术组的 ３ 年总生存率也有较

高的趋势（６７％ ｖｓ ５５％ ） ［１９］。 在欧洲，荷兰进行的

随机对照试验（ＴＩＭＥ 研究）报道胸腔镜手术的术后

肺炎发生率显著低于开胸手术的病例 （１２％ ｖｓ
３４％ ），但两组的长期结局无显著差异［２０⁃２１］。 目前，
日本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ＪＣＯＧ１４０９）正在评估这

类手术的安全性和疗效，包括其长期结局。 在 ２０２４
年 ＡＳＣＯ 会议上报道显示，中位随访时间为 ２． ６
（１. ４ ～ ４． ９） 年。 腔镜手术组 ３ 年 ＯＳ 为 ８２． ０％

（９５％ ＣＩ： ７３． ８％ ～８７． ８％ ），开放手术组为 ７０． ９％
（６１． ６％ ～７８． ４％ ）。 腔镜手术已被证明是临床 Ｉ ～
ＩＩＩ 期胸段食管癌患者的标准治疗［２２］。 无需开胸即

可完成的纵隔镜食管癌切除术也备受关注。 机器人

辅助手术和纵隔镜手术有望进一步实现微创化，但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客观地比较这些手术与胸腔镜手

术之间的优劣。
只要采取手术治疗，则会有可能出现相关并发

症，包括呼吸系统并发症，其中如肺炎、吻合口漏、喉
返神经损伤导致声带麻痹等，目前已进行了各种改

进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３　 指南实施可能面临的挑战

在食管癌单病种相关临床实践指南实施过程中

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挑战，这就包括了：（１）知识更

新的滞后性。 因为医学领域的研究不断进展，新的

治疗方法和药物不断涌现，而指南更新往往需要时

间。 例如 ＮＣＣＮ 指南每年更新数次不等、ＪＥＳ 指南 ５
年更新一次、ＣＳＣＯ 指南每年更新一次，这就导致实

践中可能会出现依据过时指南的情况。 这对我们建

立快速更新机制，利用临床研究的实时数据及时更

新指南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２）个体化治疗的

挑战。 由于指南提供的通常是基于大量患者数据的

标准治疗建议，但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如种族、基
因差异、伴随疾病、治疗偏好等）都有所不同，这就

需要医生在遵循指南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个体化治

疗的需求。 对于指南的学习和应用，强化医生的临

床判断能力培训，推广精准医疗的理念和实践是直

面的挑战之一。 （３）资源分配不均。 全球范围内不

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医疗

资源的可获取性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使得部分指南

推荐的治疗方案难以在资源有限的地区实施。 面对

该困境，除了开发适应不同资源水平的治疗指南版

本，还应提倡国际合作，整合医疗资源，逐步提升治

疗水平。 （４）指南遵循度不足。 这是由于医生的习

惯、知识更新速度、患者偏好等多种因素导致的。 即

便是公认的指南，其在实际临床应用中的遵循度也

可能不高。 近十年，我国在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

业委员会带领下，对加强医生的规范化诊疗持续教

育和培训，提高患者对治疗方案选择权的认知等方

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如上所述，由于多种因素

混合，这仍是未来需要解决的工作重点之一。
面对上述挑战，除了各自的应对策略外，还需要

加强跨学科合作，利用多学科数据更加科学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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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诊疗指南的制定、更新和推广过程。 同时，提
倡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模式，更好地满足个体化治

疗需求，最终提高食管癌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４　 指南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现行食管癌的 ＮＣＣＮ、ＪＥＳ 临床实践指南提供了

基于证据的治疗建议，旨在指导医生为患者提供最

佳治疗。 然而，这些指南存在一些局限性，也指明了

未来研究的方向。 其局限性包括：（１）证据级别的

局限：许多推荐基于专家意见或相对较低级别的证

据，特别是在临床异质性较大的情况下，这可能会限

制指南推荐的普适性和精确性。 （２）缺乏个体化治

疗的考量：尽管指南提供了标准化的治疗框架，但对

于具有独特临床表现和不同基因表型的个体食管癌

患者来说，可能难以实现完全个体化的治疗。 （３）
新兴治疗的迅速发展：食管癌治疗领域的快速进步

和其他癌种一样，意味着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不断

涌现，更新指南的速度可能跟不上最新治疗方法的

发展。 尤其作为 ＪＥＳ 指南，５ 年一更新已经不能满

足现有诊疗技术的快速进步。 （４）多学科合作的具

体实施：虽然指南强调多学科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但
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有效地组织和执行多学科合作

仍然是一个挑战。 （５）地区差异性明显：不同地区

的医疗资源、患者群体特性和治疗习惯存在差异，这
可能会影响指南推荐在不同地区的适用性。

综上所述，虽然现行的食管癌临床实践指南为

患者提供了宝贵的治疗建议，但仍需要不断更新和

改进，以反映新的研究成果和治疗进展。 这就包括：
（１）加强高质量的临床试验，以提供更高级别的证

据支持；（２）进一步研究基因和分子标志物，以指导

更精准的食管癌个体化治疗策略；（３）深入研究食

管癌治疗耐药的机制，探索克服耐药和提高治疗效

果的方法；（４）加大对患者生存质量和长期生存率

的研究，评估不同治疗方案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５）研究如何在真实世界有效实施多学科团队合

作，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地区。 最终，解决个体化治

疗和多学科合作等实施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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